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西至

地中海东岸，但由于该丝绸之路经过国家较多，常因战争受阻，且不时受到西域

匈奴的袭扰，加之当时的贸易品除了丝绸之外，还有陶瓷等易碎物品，陆路运输

起落频繁，易于碰碎，因此必须在西南寻求通往东南亚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样合浦乾体古港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第六章 合浦港口之谜

汉代合浦郡和合浦港是当时国内物资集散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的

这段历史虽然毋庸置疑，然而除了过于简略的文献记载和在合浦发现了汉

代窑址和汉墓外，合浦郡城址和港口都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了。斗转星移，

物是人非。今天，不断扩充的合浦县城区已涵盖了汉代的墓葬区域，曾经

临海的合浦县城也距海边有十几公里之遥。汉代合浦城址和港口位置又在

哪里呢？这仍然是待破释的一个重大历史之谜。

寻寻觅觅

对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史迹，人们更多的只是好奇或怀念与憧憬，只有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才会把这种情愫转化为探索和研究的具体实践。

早在 1971 年，广西的考古工作者就开始关注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了。

因为那一年的 7 月至 10 月间，为配合合浦县爆竹厂基建工程，在合浦县

城东南郊望牛岭发掘了一座较大型的西汉竖穴木椁墓，从墓中出土的白海

外输入的琉璃、玛瑙、水晶、琥珀等各种精美配饰品中，他们敏锐地嗅到

了合浦港的气息。所以在《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的发掘报告中，他们写

道：“自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立郡县以后，由于与南洋诸国海上交通贸易的

发达，合浦成了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

1975 年秋，广西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一起

举办考古训练班，实习和发掘的地点就选择在合浦环城乡。当时在堂排至

涌口一带发掘了四座西汉晚期墓葬，墓中出土的文物里仍然有海外输入的

琉璃、玛瑙饰物。据说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学者也曾兴致勃勃地在



合浦境内进行实地考察，希望找到合浦港口的一些踪迹。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著名学者蒋廷瑜先生曾率领广西文物队

的一个调查组在合浦、北海、钦州一带进行文物普查。蒋先生不仅是研究

铜鼓的专家，而且对广西田野考古的遗址、墓葬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也有

较深的造诣，寻找到汉代合浦郡址和合浦港口自然也是长久萦绕在他心中

的一个愿望。野外考古调查是艰苦的，绝大多数时候必须是徒步行走。那

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艰苦的。然而，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大雨滂沱，都丝

毫不能阻挡他们探寻古代文化信息的脚步和热情。可是这次调查只是发现

许多其他文物古迹，却依然没有发现合浦港口的踪迹。

■这是合浦明代天妃庙的山门，海角亭就坐落于此红墙环抱的院内。

到了 20 世纪末叶至 21 世纪初，史学界普遍关注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研究。中山大学的黄伟宗率领一批广东的专家、学者组成“海上丝绸之

路考察团”，到湛江、徐闻、雷州进行考察。考察消息通过媒体披露后引

起极大的轰动。在 2001 年初，北海市文化局、北海文管所又邀请广西文

物队的考古人员共同组成调查组，以调查始发港口为中心，联合考察了北

海市沿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调查小组先后勘察了北海市沿海岸线的大观

港、乾体港、南万港、白龙港、永安港、沙田港等，还察看了党江和廉州

镇一带的地理环境。调查的较重要成果只是确认了新发现的两处与汉代文

化相关的遗存：一处是位于北海市地角匙羹岭的汉代遗址，地表散布的较

多的汉代筒瓦、板瓦和陶片，表明那里曾有过汉代建筑物；另一处是位于

铁山港区营盘镇文笔岭一带的汉墓群，此墓区远离合浦汉墓群，而与现海

岸线较近，估计墓主人应属居住在营盘镇沿海附近的居民而非居住在合浦

廉州的居民。

2002 年，广西文物队的一个课题组也开展了关于合浦港的调查工作。

由于新闻媒体的广泛介入，这次颇具规模的专题调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据报道，调查组实地考察了南流江西岸和西门江东岸、合浦和浦北一带的

地理环境，遍访了大浪古城、旧州唐城、越州古城等现存的古城址，最后

还对大浪古城进行考古试掘。他们在大浪古城及附近发现了一些汉代陶

片，也解剖了部分城墙，最后认为可能是汉城，并推测与汉合浦港有关。

由于媒体的渲染，汉合浦港口位置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因此，2004 年 12 月 28 日由广西区文化厅及北海市政府主办的“合浦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在北海市正式开幕，中科院院士吴

传均、杨文衡等 50 余名来自广西及全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多数专家认为，合浦港在合浦是毫无疑问的，但大浪古城的田野考古工作

尚未能提供是汉合浦古城及港口的位置的可靠证据。因此，汉合浦港的真

实位置究竟在哪里还是一个谜团，寻找和探索汉合浦港依然还是“路漫漫

其修远兮”，我们仍将“上下求索”。

海角亭听涛

虽然历经几代人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汉代合浦港口仍像一颗光彩

夺目划破苍穹的流星而难觅其踪。然而，是流星就会落在地面成为黑色陨

石，即使汽化了也会以其他物质的形式滞留于茫茫太空。只要细细分析，

还是能找到不少与汉代合浦港有一定关系的蛛丝马迹。

最容易引起人们对大海、对港口联想的建筑物就是合浦海角亭了。顾

名思义，海角亭应是临海而建，在亭内休息时应能远眺大海。可是现在的

合浦海角亭不仅已远离海滨，而且被围在廉州中学内重重叠叠的高大建筑

物之间。

现存的海角亭是由合浦县人民政府 1981 年按旧貌重修的。全亭分前

一后二进。第一进为亭的门楼，面阔三间。正门有大圆拱门，两旁设有耳

门。屋檐由两层砖叠设突出，古朴美观。正门上方镶嵌“海天胜境”石额。

两耳门分别刻有“澄月”、“啸风”字样，是康熙年间襄平徐成栋所书。正

门对联为“深恩施粤海，厚德纪莆田”，据说原海角亭对联为长联：“不到

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门楼内

右壁上镶有知府康基田题写的《逝者亭落成宴集即席赋诗二首》等诗文石

刻。



第二进是亭的主体，呈正方形，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亭阁式建筑。亭

前后敞开，两侧大圆窗相对，四周有回廊，廊边有檐柱，上下檐之间皆是

图案棂窗。屋脊雕塑精致，中央有博古图案，上置草尾伴红日，两旁鳌鱼

相对；上檐角卷翘草尾，下檐角四狮雄踞，形态生动。亭正后方置一石刻，

上刻“古海角亭”四个大字，据说是范椁所书。亭正前方两石柱上镶有对

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上联描写海角亭的胜景，

下联则道出亭名久远与汉代孟郡守和苏东坡一样永垂不朽，情景交融，自

然贴切，堪称佳联。

■合浦海角亭是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建筑。四周设回廊，左右山墙各有一

大圆窗，前后二门相通。屋脊饰以做工精致的花卉、狮子、鳌鱼等雕塑，具有

浓郁的岭南古建筑风格。



最引人注目的是亭内后门上方悬挂着的苏轼所书“万里瞻天”匾。当

年苏东坡由儋州返湖南永州，曾在廉州逗留近两个月，此书系他到海角亭

游览时所题刻。现石碑已佚，后清代知府李经野摹拟作额悬于亭，也佚。

现存的匾额为合浦县博物馆所复制。亭内前檐下两侧各竖一碑，左为《重

建海角亭记》，右为《重修海角亭碑记》，记述了海角亭的兴衰历史。亭内

两侧壁满镶诗文诗刻，多为宋至清代文人雅士所作，描述的多是与廉州及

海角亭风貌有关。如海门书院鲍俊赋《海角亭晚眺》写道：

天南地尽海溟濛，海角亭高锁远空。

树色连云围郭绿，波光浴日射桥红。

清歌渔叟惊沙鹭，终古才人感雪鸿。

安得坡仙瞻万里，同敲铁板唱江东。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谪贬岭南时，曾于合浦逗留约二个月。在海角亭畔，

他耳听涛声阵阵，眼观海天一色的美景，不禁感慨万千，欣然手书“万里瞻天”

以记之。原匾早佚，现挂在亭内后门额的横匾是 1984 年重修时所仿制。

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得知，海角亭始建于北宋景德年间。元代范椁《重

建海角亭记》说：“钦廉僻在百粤，踞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岸大洋，而

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亭名即此而来。原来该亭在廉州城西南隅，



在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多次迁建，直到隆庆年间才迁定于廉州中学内。

■清代进士鲍俊《海角亭晚眺》的诗刻就镶于海角亭墙上。石碑高 0.31 米，

宽 0.47 米，楷书，字体清秀有力，刻工甚佳。诗中既描述了海角亭的秀丽景色，

又抒发了缅怀古人的情怀。

显然，昔日之廉州郡南“皆岸大洋”，而海角亭是海边的一所精美亭阁。

所以苏东坡能在亭边远眺大海，天海茫茫，故有“万里瞻天”之空阔感叹。

如宋代合浦城南隅仍面临大海，宋代合浦港口则当在附近。以此类推，汉

代的合浦港口亦当在距海角亭不远处矣。然而今天的合浦县城西南隅再也

见不到大海，再也见不到当年港口之遗迹，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万分。

南流江沧桑

南流江是穿越合浦境内的一条河流，虽然它的长度和流量不足以与广

西的其他河流如红水河、左江右江等相比，但它却是古代的一条拥有独立

出海口的重要运输通道。要研究汉代合浦港和寻找港口的真实位置就不能

不涉及南流江。



南流江古称合浦水或廉江。它发源于北流县大容山山脉，向西南流经

今玉林、博白、浦北等市县，沿途汇合了清湾江、车陂江、新桥江、鸦江、

绿珠江、合江、小江等，人海口俗称三汊港。干流全长 287 公里，流域面

积 8635 平方公里。在合浦县境内干流长达 100 公里，流域面积 1381.2 平

方公里。

南流江不仅能通航经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滋润两岸

庄稼，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南流江近出海口处的沿岸平

原长达 50 余公里，面积 70 余万亩，占全县平原总面积的 70%，为广西第二

大平原。从沙岗的白沙江至环城镇望州岭以北属河流冲积平原，平原表土

富含细沙及冲积有机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田遍布，村落密集，为

合浦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区。特别是南流江三角洲区域，面积约 22.5 万亩，

众多的南流江支流将其切割为群岛状，岛上农田沟塘密布，排灌良好。现

在除七星岛外，其他小岛均沿岸筑堤造田，围垦成良田万顷，成了合浦产

粮区，有“稻蛋基地”之美称。

南流江是美丽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河水是清澈透明的。但到了洪水

季节时，河水也会浑浊，狂暴的河水甚至会漫过堤岸，淹没两岸良田和村

庄。从古到今河流也常常改道，沿河平原处至今仍可见到因改道形成的牛

扼湖。虽然汉合浦港口当年应在当时南流江入海口旁的推测颇符合逻辑及

常理，但其河道及入海口的变幻莫测，则为寻找和确认汉合浦港口设下了

太多的迷魂阵。因南流江下游及入海支流较多，故入海口有“三汊”之称。

“三”或许不一定是确指，当含有“多”之意。

可以肯定，现在南流江的面貌，尤其是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一直在变化



着，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如以一年而言或许是细微的，若以十年、百年、

千年计，其日积月累的变化则是十分巨大的。南流江不断从上游带来的大

量泥沙在入海口逐渐沉积下来，造成该区域的海岸线逐渐向海中推进。据

地质学家考察的科学结论，七千年以来，南流江三角洲地区的海岸线向海

推进了 10～12 公里，平均每年约 1.6 米。汉代合浦港距今两千多年，是否

能以每年 1.6 米的速度计，在距今海岸线倒退约 3.2 公里处附近寻找港口

的位置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非常遗憾，南流江三角洲海岸线的每年推

进速度不是线性和均匀的，其推进速度往往受到突变的自然力量及人类对

生态环境、植被破坏的影响，每年 1.6 米只不过是七千年来总量的平均值，

我们无法确认哪一年推进的距离是多少，或许近百年以来推进的距离等同

于几千年的推进距离也是极有可能的。

■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大容山的南坡，向南流经玉林、博白、合浦等县，

而后注入北部湾。南流江全长 287 公里，流域面积 8635 平方公里。南流江是广

西南部独自流入大海诸河中，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它

流贯玉林盆地、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光、热、水、土等自然条

件都好，盛产稻米、甘蔗、花生、烤烟、水果，是广西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

现在的南流江入海口至少可分四汊，靠西边两汊（其中一汊与沙岗镇

区域相邻）水量最大，属南流江的主流，而东侧的两汊水量最小，属支流。



最东的一汊西门江则是在今合浦县城西侧，流经草鞋村、庞屋墩、乾江街

西边至马头一带入海。西门江亦称乾江，其上游称周江，其实历史上周江

水道曾是南流江的主要航道，其入海口又称乾体港，船舶可从乾体港海口

直达廉州，经周江口入南流江干流可到达博白、玉林。但周江于明代已经

淤浅，曾先后两次疏浚。现周江水道已多处淤塞，只是洪水期水流才能通

过。由于淤塞河段未疏通，洪水期造成县城水位高涨，1985 年汛期出现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罕见水位，大多数街区受淹，深者达一米。

■南流江自博白县进入合浦境后分为数条支流入海，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支。星

移斗转，沧海桑田，古代的港口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如今的南流江河口，

再也见不到昔日帆樯林立、百舸竞流的繁荣景象。

据老一辈人回忆：“昔日乾江河宽水深，五月、十月间，海潮往往溢上

沿江街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几艘龙船并驰江上，绰绰有余。那时，江上

船只木筏，均从大坡沟入乾体停泊，再开往高德、北海。北海与乾体之间，

三五艘木帆船天天对开，数小时可达。渔船归帆也泊于乾体。江上帆樯林

立。如遇台风海啸，大小船只更是驶来躲避。乾体有集市的传统，且全天

早、午、晚三市，不同于别处的三天一市。赶集者包括廉州和党江远近商

贩乡民，多达两三千人，热闹非凡。市场有百货、饮食、农产品、手工业

品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场地由街道铺店到圩场地摊，安排规范，



固定不变。甚至连家肥都有贩卖定点，如‘卖灰亭’、‘猪屎坡’。可谓‘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曾有高、矮当铺两座，前者高达数丈，后者宽阔数丈。”

乾体有染织、机械修造、酿酒、渔业、海上运输等行业，可谓繁荣昌盛。

由于乾体港口不断向海中推进，距离合浦县城越来越远，远达十多公

里。随着河道及出海口日渐淤积，滩涂不断扩张，港口水深已不能满足出

海远航船舶的需要，因此，至迟在明清时期，合浦的主要出海港口已逐渐

移至北海冠头岭一带。现在乾体一带已无昔日之景象，乾体港已基本废弃，

一片荒凉。在冷清、干涸的海滩上搁浅着两三只破旧的小渔船。据当地人

说，这些小渔船偶尔也会使用，不过需等到涨潮时才行。

港口位置的推测

由于年代久远，历史文献记载欠缺，至今尚未发现汉代合浦港口的直

接物证。因此，关于它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也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

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古港位置大约在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旧州、廉州至党江一

带”。但是旧州、廉州、党江方圆数十公里，显然，这种说法涵盖的范围也

实在太宽，最多比合浦港就在合浦的推断稍精确些。

有人认为，“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 12 公里的合浦县乾体乡、南

流江出海口的‘三汊港’，从江口进入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俗称‘西洋

江’”。西洋江在今党江镇附近，“西洋”一词可能与此江能通西洋和海外贸

易的史实有关而得名。但据专家考证，唐代以前没有“西洋”一词，该词

的出现和流传是唐代以后的事。如西洋江一带会成为合浦港的出海口，也



应是唐代以后。另外“古港”的提法也过于广泛，何谓“古”呢？对于今

天来说，清代也是古了，更何况还有明代、宋代、唐代或者汉代呢？确实，

西洋江一带或许也曾是合浦古港口，但古到什么时候呢？至少不会古到汉

代。

也有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是古合浦郡和合浦郡治所旧州

江口港”。此说大概是根据明、清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而得出的。如《太平

寰宇记》“太平军廉州”条下有：“废合浦郡县在旧州郭下，汉县，属合浦

郡。”《大清一统志》卷四五零：“合浦故城在今廉州府合浦东北。”因前文

中有“旧州”二字，故与其刚好位于合浦东北的旧州相联系。这种望文生

义的说法早有学者质疑，这个“旧州”为何不可以理解为廉州的旧州呢？

东北是个方位，未涉及距离，为何不能理解为近廉州的某处旧州呢？根据

考古调查，浦北也发现过汉墓，不过数量极少，且是东汉墓，浦北发现较

多的古墓葬是南朝墓。浦北没有发现汉城遗址和其他汉代遗址，其所发现

的城址只有越州故城和旧州唐城，而大量的南朝墓葬则散布于越州故城址

周围。种种迹象说明浦北在南朝以后才发展成为一个较繁荣的区域，因而

既不可能为合浦故郡治，也不可能是汉合浦港港口位置。

虽然各种说法很多，但多数都认同汉代合浦港口应在南流江的人海口

附近。问题的关键是汉代南流江的人海口的位置所在。

城址与港口位置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这是最容易引起专家的联想与关

注的。多数学者认为，汉代合浦港口应距汉代合浦古城不远。因为只有靠

近城区才便于货物的集散，便于商品的运输和管理，也便于商贸人员的食

宿。就是到了现代，虽然有了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但多数的出海港口也



都在城市附近。或者说，某个新兴港口一旦设立，附近很快就会兴旺发达

起来。如今天北海市迅速繁荣兴旺，成为了管辖合浦的市，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出海港口就在北海市区附近。从文献记载看，自汉以来，合浦郡、

州、府、县城一直没有迁移的记录，因此推断，合浦城址大致都是在原有

城址的基础上扩充或缩小，稍有挪动。有专家认为，唐、宋、元三代的城

墙皆是用土筑造，明宣德年间才改为土筑城墙内外两面加砌大砖，因此前

代城址往往被压在后代城址之下。

汉合浦古城没有遗留太多物证，最多且最重要的文物古迹当属合浦汉

墓了，合浦汉墓埋葬的主要就是当时住在合浦城的居民。从远古时代起，

人类常常习惯于把死者埋葬在离居地不远之处，居住在广西桂林甑皮岩的

新石器时代居民，甚至把死者直接埋在自己仍居住的洞穴里面。人们相信

“灵魂不灭”，人死亡只是肉体死亡，其魂仍然存在于另一空间。就近埋葬

不仅便于祭祀，也便于亡灵入梦护佑活着的亲人。秦汉以后，随着城市的

兴建，死者的墓地已远离居室，但大多都是埋在离城址不远之处。因此合

浦汉墓群的位置成为判断合浦汉代城址的一个重要坐标。

合浦汉墓群的分布很有规律，它们的分布基本环绕在现合浦县城北、

东、南三面起伏的丘陵地带，这些丘陵均高于海平面。当然，随着合浦县

城区日渐扩展，现合浦城区的一些地方和街道也曾是汉墓区。据考古学家

实地勘测，汉墓主要分布在包括环城乡廉北、堂排、清江、冲口、廉东、

中站、平田、杨家山、禁山、廉南等十个行政村，东西宽约 5 公里，南北

长约 18 公里，断断续续呈弧形将合浦县城包围。县城西面则为南流江三角

洲地区，该地区地势较低，是南流江入海之道，因为会受到河水、海潮的



淹没，当时应是汪洋一片，故该区域没有发现汉墓的痕迹。只有城内及西

面附近是墓葬空白区，由此推断汉代合浦城就在这个墓葬区边缘和西边海

水包围的空白地带。

另外，从清代所修的《合浦县志》所附的一张地图看，现今党江、沙

岗两乡大部分地区仍为海水覆盖，清代南流江在城区北面分流为四支，其

中一支称洲江，经县城后南流入大海。当时的海角亭南面是一片大海，游

人站在亭上可以看到“青草寒潮送极浦，苍山斜日拥晴沙”等海天一色之

美景。因此，我们认为汉代合浦港口的位置北不会超过今海角亭以北太远

的区域，南不会超过今文昌塔以南区域，极有可能是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

的附近。而且自汉代起，出海港口位置随着南流江出海口的淤积和向海中

逐渐向南前移，至明清时期，主要出海港口已让位给港阔水深的冠头岭一

带口岸了。

虽然我们推断了汉合浦港口的所在位置，也描述了其简单的演变轨迹，

同时考古工作者除在合浦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外，也在廉州草鞋村发

现了汉代烧瓦窑址，但是却都没有发现汉代合浦港口遗址的真正遗迹，这

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说至今连汉合浦郡城址尚没有发现的话，

那么汉合浦港口遗址没有被发现则应是可以理解的。至今，汉合浦港口的

位置及具体形态仍是一个千古之谜。或许因“合浦因为河流泥沙淤填，出

海口被迫南迁，原有港口则淤塞废弃”，被深埋于地下；或许汉代合浦港口

遗址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人类或自然的力量破坏殆尽，痕迹全无；又或许两

千多年前的合浦港口完全不像近现代出海港口有完备的货场平台、码头及

其他建筑设施，当时的港口可能连砖石码头都没有，出海的船只也不很大，



能直接靠岸。即使在高土坎之岸，搭上一条木制跳板亦可方便上下、装货。

假如真实情况如上所述，能找到合浦港口的难度将会更大。无论如何，汉

合浦港口就在合浦，而且理论上也被锁定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即使当年港

口极少建筑设施，但船只多次往返、装载货物，应存在散落器物及留下遗

迹的可能。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科学探测技术的

进步，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最终一定能破释汉代合浦港口之谜。


